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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杨洋，很难不被她的笑容所感染。她总
是笑着，似乎是习惯于在说话之前，先用笑容来
建立和世界、和他人的联系。

杨洋是一名重度听障者。4岁时，因药物中毒
引起神经性耳聋，她的世界从此按下了静音键。
那是个无声世界。如果闭上眼睛，我们或许可以
短暂地感受视障者的世界，可是我们不能关闭耳
朵，与听障者感同身受。

从外表看，杨洋与常人无异，面容清秀，戴着
眼镜。她也能够正常地与人交流，只是咬字有点
含糊，语速也更慢。

“是不是有点像外国人？”她和记者调侃自己
的发音。

但杨洋就是用这样的声音，在全国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一字一句讲述了
自己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她说：“被光照耀的我们，也能成为光照耀别
人，被别人需要。”

■ 做一个普通人有多难？

“我是一个普通人。”这句话大多时候是一句
自谦语。而对于自小失去听力的杨洋来说，确实
需要付出几倍于常人的努力才能勉强做到的。

她在普通学校读书，大学毕业后做过会计、跑
过业务，后来又入职中国残联，一直做着朝九晚五
的工作。只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她多了一
些不便和不同，也需要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让杨
洋不得不感慨一句：想成为一个普通人，真的很难。

“失去听力后，因为听不见自己的发音，没有
办法矫正，我说话开始越来越含糊了。”杨洋回忆
起那时父亲的愁容，都说十聋九哑，父亲害怕杨
洋彻底陷入无声的世界里。为了尽可能地维持她
的说话能力，也想让她学会认字，父亲决定教杨
洋汉语拼音。

常人难以想象，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小杨
洋是如何重复着枯燥又痛苦的练习，每一个发
音，她和父亲要读上几万遍。那时的她，已经表现
出惊人的毅力，3年时间学会了1300多个读音，并
且开始提前学习小学知识。

然而到了上学年龄，杨洋还是遇到了难题。
上世纪80年代，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融合

教育模式尚未普及，大部分残疾儿童的教育安置
形式仍是特殊教育学校。父亲先带着杨洋去了杭
州一所聋哑学校，接待的老师了解了杨洋的状
况，很坦诚地告诉他们，特殊学校与普通学校教
学水平相差甚远，初中毕业的水平只相当于普通
小学三年级，“既然孩子能说话，可以去普通学校
试一试。”

就这样，父母带着杨洋来到普通学校，开始
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有学校拒收，但也有学校
在对杨洋进行测试后，让她先试读一段时间，如
果跟得上就继续读下去。有一次，为了让不太看
好杨洋的老师同意杨洋入学，母亲恳求地说，“你
就像养鸡养鸭一样养个孩子不行吗？”

这一幕，深深烙在了杨洋的心里。她是个聪
明又好强的孩子，虽然听不见，但她从来没有把
自己当作弱者，而是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
好。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甚
至是大学，杨洋一次一次用“试读”打开普通学校
的大门，再凭借优异的成绩留在学校。

为了“听”懂课堂内容，杨洋还无师自通学会
了读口型。一上课，她就专注地盯着老师的嘴唇，老
师转过身时，她也会一直盯着老师的背影，等老师
回头。“那时候老师们都说，到了杨洋在的班，就得
习惯背后有双眼睛。如果有一天没有这双眼睛，要
不就是杨洋请假了，要不就是杨洋开小差了。”

杨洋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她是融合教育
的受益者，小小的一间教室里，她能够和同学们讨
论作业中的难题、交流昨天看过的影视剧、相约放
学后的课外活动，成为多元化教育环境中的普通
一员。而更让她欣慰的是，如今残障儿童想要上普
通学校，已经不需要像她的父母一样恳求学校，他
们可以在融合教育中尽情探索人生的无限可能。

“残障只是我们的特征之一，除了难以听见
声音，我们也可以做任何事。”杨洋说。

现在，杨洋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已经上
三年级了。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她希望孩子能有
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有一次，杨洋把一个戴着人工耳蜗的熊猫玩偶
纪念品拿回家，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看见后，非要让
杨洋把人工耳蜗拆掉。杨洋照做了，她以为儿子想要
熊猫玩偶，但出乎意料的是，儿子却把拆下来的人工
耳蜗戴在自己的耳朵上，“妈妈，我也有了！”

稚嫩的话语，却在那一刻让杨洋感受到健听世
界与听障世界的相融，“孩子的眼里，没有残障，我和
他是一样的。”

■ 寻找支点

因为听不见、听不清，听障人士生活需要一些可
视化的辅助支点，比如公交车上的提示站点信息的电
子屏、公共场所的指引标志等，还有各类视频中的字
幕。这些支点的存在，让听障人士的生活更加便捷。

更多的支点，是看不见的。
1992年，杨洋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体检标准

上明确“双耳聋不收”，杨洋和学校老师想尽了办法，
但也无能为力。

“政策、规定上的几个字、一两句话，落在普通
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杨洋说。无奈之下，她的父母
在图书馆查到了中国残联的地址，给时任中国残联
主席的邓朴方写了封信，附上杨洋从小学到高中的
成绩，以及各个老师出具的说明杨洋能够正常上课
的证明材料。

信件很快收到了回复，在中国残联的帮助下，
杨洋成为杭州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学生，也是中国残
联成立以来第一位通过平等竞争进入普通高校深
造的听障大学生。第二年的高考体检标准上，“双耳
聋不收”这句话被删除了。

来自政策、社会、家庭的帮助，是杨洋一路前行
的支点。到中国残联之后，她也开始为听障朋友寻找
更多支点。

她收到过一个同样与体检有关的求助。一位特
殊教育学校的听障教师因为一些历史因素没有教
师资格证，需要按照规定重新考取。笔试、面试都过
了，但体检时由于沟通不畅一直没有通过。杨洋帮他
联系体检部门，手把手地教他沟通的话术，最终获得
了对方的理解。

杨洋深知，沟通和交流，才是听障者面临的最
大困境。

她向记者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当听障
者在交流时主动暴露自己的听力障碍，会得到什么
反应？”

“放大声音？或是放慢语速？”
“都不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再说话

了。”
与其他残障者不同，听障者在外表上与常人无

异，而是面对着一道阻碍交流的“玻璃墙”。杨洋还发
现，哪怕植入了人工耳蜗或是佩戴助听器，听障者也
很容易缺失交流中的细节，比如闲聊、八卦、吐槽、抱
怨等。没有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听障者
就像在阅读一部只有大纲的小说。一些听障者不懂
人情世故、融不进社会，正是因为缺少了太多此类

“背景”信息。
杨洋希望，社会能够多一些理解。她知道，很多

人对听障群体缺乏了解，所以才会存在一些恐惧、害

怕的心理。所以，她推动了听障手语者和口语者的分
类，促进各项相关服务更加精准到位，告诉更多的人

“十聋九哑”早已是过去式，经过康复训练，大部分听
障者可以开口说话。

对于第一次到访自己办公室的客人，杨洋也会
拉着他们到办公桌前，给他们上一堂关于人工耳蜗
的科普课。

讲课的道具是桌子边上摆放着的透明头部模
型，一侧连接着人工耳蜗。她会从人们如何听到声音
开始讲起，再到人工耳蜗的结构和运作过程。

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支点”，对听障
群体多一分理解和支持。

■ 成为光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颁布实施，其中第三十条首次提出“同步字幕”。之前
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写的是“字幕”。

“‘同步字幕’就是把说出的话原封不动地以文
字呈现出来，‘字幕’可能就只是一个新闻标题。”杨
洋解释说，一词之差，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却是连接无
声世界和外部，弥补“信息鸿沟”的一大步。

这些年来，杨洋一直在积极推动包括同步字幕
在内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她加入中国残联后，负责的
第一项工作就是推动电视台为新闻加配同步字幕。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杨洋也没有停下脚步。
去年，她提交了一件关于司法系统为听力残疾人推
广庭审录音录像、智能语音识别同步转换文字记录
的提案。今年，她又建议在电影院、博物馆等文化场
所普及同步字幕。

“我的工作内容也是在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架
起‘连心桥’，反映群众意见，广泛调研后提交意见建
议。”杨洋说，得益于之前的工作，她在写提案时很是
驾轻就熟，聚焦小切口，为建立健全残疾人服务保障
机制提出可操作性强、容易落地的意见建议。

杨洋的手机上，有一个实时更新听障人士各类
需求的文档，大多数是杨洋的听障朋友们发给她的，
一些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比如公交、地铁沿途
站牌的文字应当更突出，达到在车上也能看清站牌
上的文字说明的程度，比如银行、医院的叫号系统可
以参考餐饮业的等候叫号系统，扫描二维码就能知
道还需要等候多久。一些建议她会整理成提案，还有
一些则在工作中推动解决。

去年，杨洋就听障人士驾驶摩托车政策提出提
案。她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听障人士有驾驶小型机动
车、摩托车出行的愿望，特别是外卖行业兴起之后，
很多听障人士成为外卖员。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一
部分人可能会无证驾驶，反而增加不安全因素。

提交提案只是开始。为了推动建议尽快落地，
杨洋又整理了听障人士驾驶电动车时可以佩戴的
护具等信息，发给提案办理部门。

“过段时间我准备再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进行
到什么程度了。”杨洋记挂着这件没有落地的提案。

杨洋平时走路很快，她说是上学时养成的习
惯，那时是为了节约时间来学习，现在则是有太多的
事需要做。接下来，她准备去医院开展调研，了解医
院场景下听力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需求，寻求更
完善的解决方案……

曾得到过他人帮助和支持的杨洋，也成为
光，照耀更多人前行的路。

杨洋：努力“成为”普通人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亦凡

今年的 5 月 19 日，是第三十四次全
国助残日。

2016 年 7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北唐山考察时表示：“健全人可以活出
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
生。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追求健
康，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长久以来，从工厂、农田、学校，

到艺术殿堂、科技前沿，社会各界遍布
着残疾人默默奋斗的身影。虽然身体有
所不便，但他们奋斗的激情和创造力却
丝毫不减。

今天的故事中，有“成为光，继续照
耀别人”的杨洋，有“向阳而生、逐梦前
行”的王枫溱。他们用残缺的身体，不断
拓宽着自我人生边界，书写精彩的人生答

卷，也为世界点亮了一束光，引领更多残
疾人就业创业、成就精彩人生。作为政协
委员，他们带着对残疾人事业的无限热
爱，为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贡献力量。让
我们走近他们的故事，共同
聆听他们的心声。

前进道路的每一步，
都是写给自己的答案。

写给自己的答案

杨 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执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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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专题报道

20202020年元旦年元旦，，王枫溱王枫溱 （（居中居中）） 和艺术团团员一起拍摄的全家福和艺术团团员一起拍摄的全家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多次斩获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等国家级大
赛金奖；受到领导人亲切接见；在海外巡回赈灾
义演，获得大使馆表扬……作为全国唯一一支
演职人员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杂技艺术表演团
体，沈阳市残疾人艺术团经历过“无家可归”到
拥有梦想家园的艰辛坎坷，也面临过从一场场
巡回演出到无台可登的窘迫境遇，一路走来，始
终“断翅翱翔”。

团长王枫溱，从小罹患脊髓灰质炎而导致
双腿残疾。拄着双拐的她，带领着团员们找寻人
生方向，实现表演梦想。作为三届政协委员，她
也十多年如一日地奔走在为残疾人朋友争取平
等权利的路上。

信念——“人要有志气”

由东向西，顺着沈阳市浑南区站东三路走
到头，便是艺术团。院内有两栋楼房，“这栋一层
是餐厅、二层是宿舍，对面是排练楼。”见面后，
王枫溱介绍楼内设施，她拄着双拐乘电梯从综
合楼二层下至一层，又一步步走向排练楼。聊起
过去的事，王枫溱不禁感慨：“和以前比，现在的
条件好太多了。”

艺术团创建于1991年，是一家民办非企公
益性组织，王枫溱是最早进团的演员之一。“因
为双腿不便，最开始我练的是转球表演。”随着
动作逐渐娴熟，球越加越多，一落地就得麻烦别
人帮着捡。于是，她给自己编了一个类似蚊帐的
大网，球掉了自己捡。每天一大早钻进去，晚上
才出来。

“那时候没暖气没空调，冬天脚上起水泡，
夏天最热时，汗水湿透的衬衫能拧出水来。”王
枫溱有两只手指的指甲被磨得变了形。可再难

再累，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当她能转起 12 个
球，成功突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时，她抱着球大哭
了一场。“好像小时候失去的很多东西，在那刻
一下子都回来了。我终于确信，人要有志气，有
自强不息的精神，战胜了自己，就能战胜一切。”

不卖“残”、不卖“惨”，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这是王枫溱和她的团队所秉持的信念。有行业
比赛就认真准备，有公益演出就登台表演。渐渐
地，艺术团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掌声……

然而，命运的齿轮并未随着艺术团名声大
振而扭转。

1999 年，赞助人突然撤资，一无所有的王
枫溱扛起重担接任团长。没有场地，就四处寻找
废弃厂房；没有舞台，就在煤渣场上摸爬滚打。
三九天里，三四十人围着一个炉子，还舍不得往
里添煤，不少人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

“如果我的坚持让大伙跟着受苦遭罪，那我
还执着什么呢？”这是王枫溱唯一一次的动摇。

“团长，放心吧，我们能坚持！”
“大伙儿一起努力，梦会成真，面包会有，一

切都会好的！”
“那就拼尽全力，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片

更广阔的舞台！”这边，王枫溱开始求亲告友、东
挪西凑，支持艺术团运转；那边，演员们打磨作
品：前空翻、后空翻，每天要翻上百余次；表演

“多层人梯”的演员托举哑铃苦练肢体力量；练
习高空绳索的两个聋哑人依靠眼神准确抛接；
专攻跳圈的演员一遍遍翻跃入圈……他们排练
出《雄鹰》《生命的力量》《远方的云》等作品，从
一次次大赛中，捧回一项项金奖，延续着“只要
参赛，一定大奖”的传奇。

2005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来辽演出，沈阳
市残疾人艺术团参演的作品《轮椅上的梦》《凌空
飞人》受到高度评价。当各级领导看到艺术团的
生存环境时深感震撼：“真没想到，这样优秀的作
品是在如此环境中练出来的，更没想到，撑起这
支团队的竟是一个拄着双拐的女青年！”

此后，艺术团终于在沈阳南郊有了“家”。

担当——“为社会创造价值”

跳跃、托举、翻腾……宽敞明亮的排练厅
里，胡佳成正和同伴们排练节目。他们或听不
见、或看不见、或肢体不健全，但凭着彼此间的

信任和默契，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
“我生下来就一条腿，被父母遗弃，因为生

在葫芦岛市就取姓‘胡’。一年级时，团长妈妈收
养了我，那时起，我白天上学，晚上跟着哥哥姐
姐们一起练功，生活非常充实。”22岁的胡佳成
阳光帅气，乐呵呵地讲述他的故事，“小时候身
体弱，几乎每次流感都会生病，团长妈妈总会给
我买药、买好吃的，让我感受到了‘妈妈’的爱。
团里还有许多孤儿，大家从天南海北来，组建了
一个温暖大家庭。”

和胡佳成不同，患有矮小症的马畅是慕名
而来。有一次，艺术团在南风剧院演出，一个“杀
马特”造型的小孩在后台找到王枫溱：“您看我
能加入不？”“可以啊，先把你的头发剪一下。”就
这样，马畅在团里住了下来。

目前，艺术团共有演职人员40人，工资、“五
险”、水电费、伙食费……“说实话，有压力，特别
是近几年演出减少，可再难我也不想放弃。”

对于王枫溱来说，这些孩子，就和她自己的
孩子一样。她帮助这些孩子们走上艺术舞台、参
与社会生活，也渴望看到更多的残疾人就业创
业，实现人生价值。

因此，在 2012 年成为沈阳市政协委员之
后，王枫溱就把履职的重点放在残疾人权益保
障和残疾人事业发展上，尤其关注残疾人就业
创业。

“就业，是解决有劳动能力残疾人生活保
障、权益保障、提供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和实现

‘平等地位·均等机会’基本理念的重要载体。”
王枫溱在尽己所能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同
时，也多方走访调研，充分了解残疾人生存现
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
人就业创业的建议》《关于建立残疾人“两项补

贴”自然增长机制的建议》等提案及社情民意信
息，提出加大政策扶持、培训力度，开展就业岗
位推荐，发展残疾人电子商务等意见建议，有的
已成为党委、政府决策的选项。

在王枫溱看来，全社会共同尊重、关心、理
解和支持残疾人职业培训工作的良好氛围也
极为关键。艺术团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在告诉
更多的残疾人：“无论生活怎样，都要勇敢面
对！”

王枫溱总说：“我们身患残疾，但不是废人，
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正视残疾人、关爱残疾人，营造人人
平等的社会氛围。”

王枫溱还将目光投向生活中的细节。她发
现，肢体残疾人由于行走不便，路边停车距离较
远，只能选择在停车场缴费泊车，相应增加了出
行成本。因此，她和其他4位政协委员还联名提
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在市内公共停车
场免费停车的建议》的提案，呼吁减轻残疾人出
行的经济负担。

提案很快有了回响。仅仅一年后，有关部门
就发布通知，肢体残疾人在路外停车场停车，出
示残疾证即可免费。

王枫溱说，这些年来，他们得到了市区两级
党委、政府的关心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作为政协
委员，她也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回馈社会。

“向阳而生、逐梦前行”，悬挂于舞台幕布前
的八个金色大字，映照着王枫溱和艺术团多年
来的追求与方向。

2005 年，印度洋地区发生特大地震及海
啸，王枫溱和艺术团主动申请成为我国派出的
首支文化团队赴印度尼西亚灾区进行巡回赈灾
义演，20多天里，他们穿梭了 7个城市，通过演
出为失去家园的人们带去力量，不仅被当地媒
体争相报道，还收到了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发来
的表扬信。

最近，王枫溱正在策划冲击我国群众文艺
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奖”的新节目，想把
沈阳英雄城市精神融入进去，让更多人关注残
疾人、关注沈阳。她说：“沈阳全面振兴的路上也
要有我们。”

王枫溱和她的团队拥有飞翔的翅膀，就像
歌中唱的那样“我想有双翅膀，盛载生命的重
量，飞向美好的远方……”

飞翔的翅膀
——记沈阳市政协委员、市残疾人艺术

团团长王枫溱
通讯员 邱 菊


